
楔  子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是句俊话，也是句老话，俗但又俗又老的话，通常都是很有道理的话。
否则这些话也就不会留传得这么老，这么俊了。
尤其是在几乎从未有过一日平静的江湖中，更是英雄辈出。动乱的时势
是最容易造就英雄，各式各样的英雄，有好的英雄，有恶的英雄，有成名的
英雄，也有无名的英雄，有成功的英雄，也有失败的英雄。
在这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英雄中，引起争议最多，被人谈论得最多的，
恐怕是楚留香了。
他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一个充满传奇性的人物。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有楚留香这么样一个人，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
多大年纪？甚至没有人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大家只知道一件事，而且相信。
“楚留香若要在今天晚上偷光你的裤子，你明天早上就只有裹着棉被出
去买裤子。”
有很多人甚至相信，他能在你不知不觉中偷掉你的脑袋。
楚留香的确偷，但却绝没有人说他是小偷。
有人骂他是流氓，有人骂他是强盗，但却从来没有人骂过他是小偷。
因为他就算是偷，也偷得漂漂亮亮，偷得光明磊落。
尊敬他的人都称他为“楚香帅”，不尊敬他的人，当着他的面，也不能
不称一声“楚香帅”。
就连那些骂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纵然是流氓，也是流氓中的君子，
纵然是强盗，也是强盗中的大元帅。
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是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他究竟是什么呢？
他当然是个人，有人性中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只不过他总能将恶
的那面控制得很好，有时他也会做出很傻的事，傻得连自己都莫名其妙，但
大多数时候都很冷静。
冷静并不是冷酷，他的心肠并不硬，所以他偶而也会上一两次当，只不
过他总能很快发觉，就算上了当，也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看得很开。
在他心里，世上好像并没有什么真正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没有什么真
正能令他苦恼的事。
他的鼻子从小就有毛病，所以时常都忍不住要摸摸鼻子。
但这毛病也从来没有让他苦恼过，这条路不通，他就换一条路走，鼻子
不通，他就训练自己用别的方法呼吸，这法子有一次居然还救了他的命。
人生中往往有很多奇妙有趣的巧合，凡是伟大的画家眼睛往往不太好，
伟大的乐师耳朵往往不太灵。
楚留香的鼻子不好，却最喜欢香气。
他每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后，就会留下一阵淡淡的，带着郁金芬芳的香
气。
这也许就是楚留香这名字的由来。
其实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他这名字的由来。假如还有一个人知道，那人



就是胡铁花。
胡铁花也是个妙人，他喜欢找楚留香拚酒，喜欢学楚留香摸鼻子，有时
还喜欢臭楚留香几句，找找楚留香的麻烦。
但楚留香真的有麻烦，他立刻就会去拚命。
他当然也和楚留香一样，喜欢酒，喜欢女人，喜欢管闲事，抱不平。
只不过他有件楚留香所没有的烦恼。
喜欢他的女人，他都不喜欢，他喜欢的女人，都不喜欢他。
楚留香的确喜欢女人。
他常常说：“无论哪种女人，都一定有她可爱的地方，你只要耐心去找，
一定可以找得到。”
在淑女面前他是君子，在荡妇面前，他就是流氓。
有的女人只要一被他看见，就休想逃得了，但也有些女人跟他一起生活
了十几年，几乎日日夜夜都和他厮守在一起，他对她们却始终都是规规矩矩
的，拿她们当自己的妹妹、当自己的朋友。
有人说：“男女间没有友情。”世上也许没有几个男人能真正将女人看
成朋友的，楚留香却无疑是其中之一。楚留香更喜欢朋友。
他的朋友中有少林寺方丈大师，也有满街去化缘的穷和尚，有冷酷无情
的刺客也有瞪眼便杀人的莽汉，有才高八斗的才子，也有一字不认的村夫，
有家财万贯的大富豪也有满头癞痢的小乞丐⋯⋯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受过他一
点恩惠，得过他一点好处。
他做过的好事不少，傻事也不少。他几乎什么事都做，只除了一件事。
他从不做自己不愿意的事，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勉强他！
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
这就是楚留香，独一无二的楚留香。



第七章  人约黄昏后

天还没有黑，石绣云就已在等着了。
她既不知道楚留香为何要约她在这里相见，更想不到自己会在亲姐姐的
坟墓前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有约会。
但她却还是来了，还没有吃晚饭，她的心就已飞到了这里，刚提起筷子，
就恨不得一口将饭扒光。
然后她就站在门口等天黑下来，左等天也不黑，右等天也不黑，她常听
人说到了秋天就会黑得早些。
可是今天，天黑得为什么特别慢？
幸好这地方很荒僻，终日也瞧不见人影，所以她一个人站在这里痴痴的
等，无论等多久都不怕被人瞧见。
望着自己姐姐的坟，她心里本该发酸、发苦才是，但现在只要一想起楚
留香，她心里就觉得甜甜的，把别的事全都忘了。
脚还有些疼，她已将楚留香替她包扎的那块丝巾悄悄藏在怀里，悄悄换
了双新绣花鞋。
姐姐刚死了没几天，她就穿上新的绣花鞋了，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对，
却又实在忍不住不穿。
她将这双新绣花鞋脱下来好几次，最后还是穿了出来，她觉得楚留香的
一双眼睛总是在看着她的脚。
她觉得自己一穿上这双新鞋子，脚就显得特别好看。
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
她却觉得身子在发热，热得要命。
“他为什么还不来？会不会不来了？”
她咬着嘴唇，望着刚升起的新月。
“月亮升到树这么高的时候，他若还不来，我绝不再等。”
可是月亮早已爬过了树梢，她还是在等。
她一面痴痴的等，一面悄悄的恨。
“他就算来了，我也绝不睬他。”
可是一瞧见楚留香身影，她就什么都忘了，忘得干干净净。
她飞也似的迎了上去。
楚留香终于来了，还带来了许多人。
石绣云则跑出两步，又停下脚。
楚留香正在对着她微笑，笑得那么温柔。
“可是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呢？”石绣云咬了咬牙，扭头就走。
她希望楚留香追上来，但却偏偏听不到脚步声，她忍不住放缓了脚步想
回头去瞧，却又怕被人家笑。她又是生气，又是伤心，又有些着急，有些后
悔，正不知该如何是好，突听身旁有人在笑，楚留香不知何时已追上来了，
正带着笑瞧着她，笑得那么可爱，又那么可恨，像是已看透了她的心事。
石绣云的脸红了。楚留香没有追上来的时候，她想停下来，楚留香追上
来，她的脚步就又加快了，低着头从楚留香面前冲了过去。
但楚留香却拉住了她，柔声道：“你要到哪里去？”
石绣云咬着嘴唇，跺着脚道：“放手，让我走，你既然不愿意见我，为
何又来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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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留香道：“谁说我不愿意见你？”
石绣云道：“那么就算我不愿意见你好了，让我走吧．”
楚留香道：“你既然不愿意见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我？”
石绣云的脸更红，眼圈儿也红了，跺着脚道：“不错，我是想见你，你
明知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所以就带这么多人来瞧，瞧你多有本事，到处都
有女孩子等你。”
楚留香笑了，道：“其实我也不想带他们来的，但有件事却非要他们帮
忙不可。”
石绣云忍不住问道：“什么事？”
楚留香道：“我要他们将这座坟墓挖开来瞧瞧。”
石绣云叫了起来，道：“你⋯⋯你疯了，为什么要挖我姐姐的坟。”
楚留香道：“这不是你姐姐的坟，若是我猜的不错，这一定是座空坟。”
石绣云嗄声道：“谁说的？我明明看到他们将棺材埋下去⋯⋯”
楚留香道：“他们虽然将棺材埋了下去，但棺村里绝不会有人。”
他轻轻地抚着石绣云的手，柔声道：“我绝不会骗你，否则我就不会约
你到这里来了，只要你肯等一等，就会知道我说的话不假。”
棺材里果然没有人，只装着几块砖头。
冷夜荒坟，秋风瑟瑟，冷清清的星光照着一座被挖开的新坟，一口薄薄
的棺材，棺材里却只有几块砖头⋯⋯死人到哪里去了？难道她已复活？
石绣云全身都在发抖，终于忍不住嘶声大喊起来。
“我姐姐到哪里去了？我姐姐怎会变成了砖头？”
凄厉的呼声带起了回音，宛如鬼哭，又宛如鬼笑，四下荒坟中的冤鬼都
似乎一齐溶入了黑暗中，在向她嘲弄。
就连久走江湖的丐帮弟子心里都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
楚留香轻轻搂住了石绣云的肩头，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将你姐姐的尸
身放入棺材？”
石绣云道：“我看到的，我亲眼看到的。”
楚留香道：“钉棺材的时候呢？”
石绣云想了想，道：”盖棺材的时候我不在⋯⋯我本来也不愿意离开的，
可是二婶见我悲哀过度，一定要我回房去。”
楚留香道：“是你二叔钉的棺材？”
石绣云道：“嗯。”
楚留香道：“现在他的人呢？”
石绣云道：“我姐姐落葬后第二天，二叔就到省城去了。”
楚留香道：“去干什么？”
石绣云道：“去替薛家庄采办年货。”
采办年货自然是件很肥的差使。
楚留香眼睛亮了，道：“薛家庄的年货是不是每年都由他采购？”
石绣云道：“往年都不是。”
楚留香嘴角露出一丝难测的笑容，喃喃道：“往年都不是，今年这差使
却忽然落到他头上了⋯⋯有趣有趣，这件事的确有趣得很。”
他忽又问道：“这差使是不是薛二公子派给他的？”
石绣云道：“不错，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更认为姐姐是被他害死的，
他为了赎罪，所以才将这差使派给我二叔。”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他只怕不是为了赎罪，而是⋯⋯”
石绣云道：“是什么？”
楚留香叹道：”这件事复杂得很，现在我们就算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
白。”
石绣云流泪道：“我也不想明白，我只要知道我姐姐的尸身到哪里去
了？”
楚留香沉吟了半晌，道：“若是我猜的不错，不出三天，我就可以将她
的尸身带回给你。”
石绣云道：“你⋯⋯你知道她的尸体在哪里？”
楚留香道：“到目前为止，我还只不过是猜测而已，并不能确定。”
石绣云道：“她尸身难道是被人盗走的？”
楚留香道：“嗯。”
石绣云道：“是谁盗走了她的尸体，为的是什么？她又没有什么珠宝陪
葬之物，那人将她的尸体盗走又有什么用？”
楚留香柔声道：“现在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多问，我答应你，三天之内，
我一定将所有的事都对你说清楚。”
楚留香回到“掷杯山庄”的时候，天已快亮了。
左轻侯虽然早已睡下，但一听到楚留香回来，立刻就披着衣裳赶到他房
里，一见面就拉着他的手，道：“兄弟，整天都见不到你的人影，可真快把
我急死，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可探出什么消息？”
楚留香笑了笑，先不回答他这句话，却反问道：“丁二侠呢？”
左轻侯道：“丁老二本来一直在逼着我，简直逼着我要发疯，但今天晚
上，也不知为了什么，他又忽然跑了，连话都没有说，看情形好像家里出了
什么事一样。”
他叹了口气，苦笑道：“兄弟，不是我幸灾乐祸，但我们真希望他们家
里出些事，莫要再到这里来相逼。”
楚留香道：“姑娘呢？”
左轻侯道：“她倒真听你的话，整天都将自己关在屋里，没有出来。”
楚留香道：“她本来就是个乖孩子。”
左轻侯道：“可是⋯⋯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该怎么办？丁
家那边也不能老是这样拖下去。”
他紧紧拉着楚留香的手，道：“兄弟，你可千万要替我想个法子。”
楚留香道：“法子总有的，但二哥现在却不能着急，也许不出三天，什
么都可以解决了⋯⋯”
三天，三天⋯⋯这三夭内难道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不成？
左轻侯还待再问，楚留香却居然已睡着了。
楚留香一醒，就听说有两个人在外面等着他。
一个丐帮的弟子，左二爷已请他在客厅里喝茶，还有一个人却不肯说出
自己的来意，而且一直等在大门外，不肯进来。
楚留香皱了皱眉，道：“这人长得什么样子？”
回活的人叫左升，是左二爷的亲信，自然也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他想
了想才陪着笑道：“这人长得倒也很平常，但形迹却很可疑，而且不说实话。”
楚留香道：“哦？”
左升道：“他说是自远道赶来的，但小人看他身上却很干净，一点也没



有风尘之色，骑来的那匹马也不像是走过远路的。”
楚留香道：“你看他像不像练家子？”
左升道：“他走路很轻快，动作也很敏捷，看来虽有几分功夫，但却绝
不像是江湖人，小人敢担保他这辈子绝没有走出松江府百里外。”
楚留香笑了笑道：“难怪二爷总是说你能干，就凭你这双眼睛，江湖中
已很少有人能赶得上你。”
左升赶紧躬身道：“这还不都是二爷和香帅你老人家的教诲。”
楚留香道：“二爷呢？”
“二爷吃了张老先生两帖宁神药，到午时才歇下，现在还没醒。”
楚留香道：“大姑娘呢？”
左升道：“姑娘看来气色倒很好，而且也吃得下东西了，就是不让人到
她屋里去，整天关着房门在屋子里⋯⋯”
他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道：“香帅总该知道，姑娘以前不是这个样
子，从来不愿关在屋子里，这件事⋯⋯这件事的确有点邪门。”
楚留香沉吟着，道：“烦你去禀报姑娘，就说我明天一定有好消息告诉
她，叫她莫要着急。”
左升道：“你老人家现在是不是要先到客厅去见见那位丐帮的小兄弟？”
楚留香道：“好。”
小秃子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正在那里东张西望，看到楚留香立刻就
迎上前来请安，然后就笑道：“香帅昨天吩咐我们办的事，今天已经有些眉
目了。”
楚留香笑道：“你们办事倒真快。”
小秃子道：“昨天香帅一交代下来，大哥立刻就叫全城的弟兄四下打听，
最近有没有说北方话的陌生人在城里落脚，今天上午，就有了消息。”
楚留香微微笑着，等他说下去。
小秃子道：“最近到松江府来的北方人一共十一个，其中六个是从张家
口来的皮货商，年纪已有四五十了，当然不会是香帅要找的人。”
楚留香道：“嗯。”
小秃子道：“还有四个人是京城来的镖师，有两位年纪很轻，但我们已
去盘过他的底，四个人中没有一个姓叶的。”
楚留香笑道：“还有两上人呢？”
小秃子道：“那两人是一对夫妻，两人年纪都很轻，也都很好看，据说
是京城什么大官的公子，带着新婚的媳妇到江南来游赏，顺便也来尝尝松江
府的鲈鱼，但就连那客栈的店小二都知道他们在说谎。”
小秃子道：“因为他们说来游山玩水的，却整天躲在屋子里不也出来，
更从来也没有吃过一条鲈鱼，两人穿的衣服虽然很华贵，但气派却很小，出
手也不大方，一点也不像有钱的阔少爷。”
他笑了笑，悄声道：“听那店小二哥说，有一天他无意中瞧见这位大少
爷居然替他老婆洗脚，他老婆嫌水太热，一脚将整盆洗脚水全都踢在这位大
少爷身上，这大少爷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
楚留香眼睛亮了，道：“她姓叶？”
小秃子道：“他在柜台上说的名字是李明生，但名字可以改的。”
“不错，名字可以用假的⋯⋯这两人住在哪家客栈？”
小秃子道：“就在东城门口那家福盛老店。”



楚留香道：“好，你先到那里等我，我随后就来？”
河畔的柳树下系着一匹白马，一个青衣人正站在树下，眼睛盯着“掷杯
山庄”的大门。
楚留香并不认得他，他却认得楚留香。
楚留香问他：“有何贵干？”
这青衣人只道：“主人有很要紧的事要见香帅一面。”
楚留香问他：“你家主人是谁？”
这青衣人陪笑道：“是香帅的故交，香帅一见面就知道了，现在他正在
前面相候，特命小人来这里相请。”
楚留香问他：“你家主人为何不来？又为何不让你说出他的姓名？”
这青衣人却什么话都不肯说了，只是弯着腰，陪着笑，但却显然是假笑，
不怀好意的假笑。
楚留香也笑了，凝注着他，悠然道：“你什么都不肯说，怎知我会跟你
去呢？”
青衣人陪笑道：“香帅若是不去，岂非就永远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了，
那么香帅多少总会觉得有些遗憾？”
楚留香大笑道：“好，你家主人倒真是算准了我的短处，我若不去见他
一面，只怕真的要连觉都睡不着了。”
青衣人笑道：“我家主人早说过，天下绝没有楚香帅不敢见的人，也绝
没有楚香帅不敢去的地方。”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解开了系在树上的马鞍，用衣袖拍净了鞍上的尘土，
躬身陪笑道：“香帅请。”
楚留香道：“我骑马，你呢？”
青衣人笑道：“已经用不着我了，这匹马自然会带香帅去的。”
这青衣人的确摸透了楚留香的脾气，越危险，越诡秘的事，楚留香往往
会觉得越有趣。
有时他纵然明知前面是陷阶，也会忍不住往上跳的。
楚留香骑着马骑过小桥，还隐隐可以听到那青衣人的笑声传来，笑声中
带着三分谄媚，却带着七分恶意。
他的主人究竟是谁，莫非就是那刺客组织的首领？
楚留香觉得很兴奋，就像是小时候和小孩子捉迷藏时的心情一样，充满
了新奇的紧张和刺激。
马走得很平隐，也很快，显然是久经训练的良驹。
楚留香并没有挽缰，他居然随随便便的就将自己的命运托给这匹马了，
而且居然一点也不着急。
这匹入经训练的良驹，竟背着香帅漫无目的驰去，马越走越快，两边的
树木飞也似的倒退回去。
楚留香索性闭上了眼睛。
他张开眼睛时会看到什么呢？
约他的人也许并不是那神秘的刺客，也许并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他的朋
友，他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开玩笑的。
何况，还有许多女孩子，许多美丽的女孩子⋯⋯
他忽然想起一个姓蔡的女孩子，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还有两个很深
的酒涡，有一次在衣柜里躲了大半天，连饭都没有吃，饿得几乎腿都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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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的是要等他回来，吓他一跳。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
他只希望自己张开眼睛时，会看到她们其中一个。
其实他也并不是个很喜欢做梦的人，只不过遇着的事越危险，他就越喜
欢去想一些有趣的事。
他不喜欢紧张，忧虑，害怕⋯⋯
他知道这些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马奔行了很久，骤然停了下来。
蹄声骤顿，只剩下微风在耳畔轻轻吹动，天地间仿佛很安静——他还是
没有张开眼睛。
一个人正向他走过来。
这人走在落叶上，脚步虽仍是十分轻微，除了楚留香之外，世上只怕很
少有人能听得到。
这人还远在十步外，楚留香就觉得有一股可怕的剑气迫人眉睫，但是他
反而笑，微笑道：“原来是你，我实在没有想到会是你。”
站在楚留香面前的人，赫然竟是薛衣人。
秋风卷起了满地黄叶，薛衣人正标枪般肃立在飞舞的黄叶中，穿着身雪
白的衣裳，白得耀眼。
他身后背着柄乌鞘长剑，背剑的方式，任何人都想得到他如此背剑，只
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将剑拔出来。
现在，剑还未出鞘，剑气却已出鞘。
他的眼睛里就有股可怕的剑气，只因他的剑就是他的人，他的人已和他
的剑容为一体。
他静静的望着楚留香，冷冷道：“你早就该想到是我的。”
楚留香道：“不错，我早该想到你的，连左升都已看出你那位使者并非
远道而来，薛家庄的人到了左家，自然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
薛衣人道：“决战在即，我不愿他再和左家的人生事。”
楚留香道：“但他在我前面为何还不肯说出来意呢？”
薛衣人道：“只因他怕你不敢来！”
楚留香道：“不敢来？我为何不敢来？有朋友约我，我无论如何都会赶
来的。”
薛衣人瞪着他，一字字道：“你不敢来，只因为你已不是我的朋友！”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笑道：“我昨天还是你的朋友，怎么今天就不是了？”
薛衣人道：“我本来确想交你这个朋友，所以才带你入剑室，谁知你⋯⋯”
他面上忽然泛起一阵青气，一字字道：“谁知你根本不配做朋友！”
“你⋯⋯你难道认为我偷了你的剑？”
薛衣人冷笑道：“只因我带你去过一次，所以你才轻车熟路，否则你怎
能得手？”
楚留香几乎将鼻子都摸红了，苦笑道：“如此说来，你的剑真的被窃了？”
薛衣人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垂下头凝着自己身上的白衫，缓缓说道：“这
件衣服，还是我二十年前做的，我直到今天才穿上它，因为直到今天我才遇
见一个该杀的人，值得我杀的人！”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第一天我到你家，过两天你的剑就被人偷了，
这也难怪你要疑心是我偷的，可是你若杀了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是那真正



偷剑的贼人了。”
薛衣人道：“不是你是谁？难道我还会故意陷害你？我若要杀你，根本
就用不着编造任何理由。”
楚留香道：“你自然不必陷害我，但却有人想陷害我，他偷了你的剑，
就为了要你杀我，你难道还从未听说过‘借刀杀人’之计？”
薛衣人道：“谁会以此来陷害你？”
楚留香苦笑道：“老实说，想陷害我的人可真不少，我昨天还挨了别人
一冷剑⋯⋯”
薛衣人皱眉道：“你受了伤？”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受伤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为何要说谎。”
薛衣人道：“是谁伤了你？”
楚留香道：“就是我要找的刺客。”
薛衣人锐利的目光在他身上一扫，道：“伤在何处？”
楚留香道：“背后。”
薛衣人冷笑道：“有人在你背后出手，堂堂的楚香帅竟会不知道？”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道：“当我发觉时，已躲不开了。”
薛衣人道：“阁下若是时常被人暗算，能活到现在倒真不容易。”
楚留香笑了笑，道：“在下被人暗算的次数虽不少，但负伤倒是生平第
一遭。”
薛衣人道：“他的剑很快？”
楚留香叹道：“快极了，在下生平还未遇到过这么快的剑。”
薛衣人沉吟了半晌，道：“听说你和石观音、‘水母’阴姬、帅一帆这
些人都交过手！”
楚留香说道：“不错，石观音出手诡秘，帅一帆剑气已入门，‘水母’
阴姬内力之深厚，更是骇人听闻，但论出手之快，却还是都比不上此人。”
薛衣人脸上似已泛起了一种兴奋的红光，喃喃道：“这人竟有如此快的
剑，我倒也想会会他。”
楚留香又笑了笑，笑容有些神秘，缓缓道：“他既已到了这里，庄主迟
早总会见着他的。”
薛衣人道：“你难道想说盗剑的人就是他？是他想借我的手杀你？”
楚留香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但要给我几天时间，我可以保证
一定能将真象探查出来！”
薛衣人沉默了很久，冷冷道：“你受了伤，实在是你的运气⋯⋯”
他忽然掠上马背，急驰而去。
楚留香默然半晌，喃喃道：“李明生当真的就是叶盛兰，那才真是我的
运气。”
福盛老店是个很旧式的客栈，屋子已很陈旧，李明生“夫妇”就住在最
后面的一个小跨院里。
楚留香发现他们住的屋子不但门关着，连窗子也是紧紧关着的，虽然是
白天，他们却像是还躲在房里睡大觉。
这两人究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楚留香问道：“他们没有出去？”
小秃子道：“没有出去，从昨天晚上起，这里一直都有人守着的。”
楚留香目光一转，忽然大声道：“李兄怎会到这里来了，就住在这里么？”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已走过去，用力拍着门，唤道：“开门！”
房子里立刻“悉悉索索”响起一阵穿衣服的声音，过了很久，才听到一
个人懒洋洋的道：“是谁？你找错门了吧？”
楚留香道：“是我，张老三，李兄难道连老朋友的声音都听不出了么？”
又过了半晌，那房门才“呀”的开了一线，一个面色苍白，头发凌乱的
少年人探出半个身子来，上上下下瞧了楚留香一眼，皱眉道：“你是谁？我
不认得你？”
楚留香笑道：“你不认得我，我却认得你！”
那少年面色变了变，身子立刻缩了回去，但他还没有将门关上，楚留香
的腿已插入进去，轻轻一推，门就被推开了。
那少年被推得踉跄后退了好几步，怒道：“你这人有毛病么，想干什么？”
楚留香微笑道：“我想干什么，你难道还不明白？”
屋里还有个套间，门没有关好，楚留香一眼扫过，已发现床上躺着个人，
用棉被蒙着头，却露出一只眼睛来偷偷的瞧，床下摆着双红绣鞋，旁边的椅
子上还堆着几件粉红缎子的衣裙。
那少年面上更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抢着想去将这扇门拉上，但是楚留
香身一闪，已挡住了他的去路，笑道：“我既已找着了你们，再瞒我又有何
用？”
那少年颤声道：“你⋯⋯你可是曹家派来的？”
楚留香皱了皱眉，道：“曹家？”
那少年突然“噗”地跪了下去，哭丧着脸道：“小人该死，只求大爷你
放我们一条生路⋯⋯”
床上那女子忽然跳了起来，长得果然很年轻，很妖娆，却很泼辣，身上
只穿着件很薄的亵衣，几乎完全是透明的，连大腿都露了出来，但她却完全
不管，冲到楚留香面前，两手叉着腰，大声道：“你既然是曹家派来的，那
就更好了，你不妨回去告诉曹老头，就说我已跟定了小谢，再也不会回去受
他那种活罪，我虽然带了他一匣首饰出来，但那也是他给我的，再说我一个
黄花闺女跟了他好几年，拿他几文臭钱又有什么不应该，你说⋯⋯你说⋯⋯
有什么不应该？”
她说话就像爆蚕豆似的，别人简直插不上嘴。
楚留香怔住了，实在有些哭笑不得。
他现在已知道自己找错了人，这少年并不是叶盛兰，而是“小谢”，这
少女更不是他想像中的那人。
看来她只不过是“曹家”的逃妾，看上了“小谢”，就卷带了细软，和
小谢双双私奔到这里来。
他们知道曹老头不肯就此罢休，自然躲着不敢见人。
楚留香摸了摸鼻子，喃喃道：“清官难断家务事，但你们若真的想好好
过日子，就该想法找些正当事做。怎么能整天关起门来睡觉。”
“小谢”的脸红了，顿首道：“是，是，是，小人一定听大爷的吩咐，
从此好好做人。”
楚留香已走出了门，却还不肯放心，忽又回头来问道：“你们既是京城
来的，可知道一个叫叶盛兰的么？”
小谢道：“叶盛兰？大爷说的可是大栅栏，‘富贵班’里那唱花旦的小
叶？”



楚留香的心已跳了起来，却还是不动声色，道：“不错，我说的就是他！”
小谢道：“我前两天还看到过他。”
楚留香赶紧问道：“在哪里？”
小谢道：“他好像就住在前面那条‘青衣巷，是第几家门小人却没看清，
因为他好像有点鬼鬼祟祟的，连人都不敢见。”
他只顾说别人，却忘了自己，等他说完了话，再抬起头来，面前的人忽
然不见了。
楚留香又是兴奋，又是好笑。
他猜的果然不错，叶盛兰果然就躲在这松江城，却未想到叶盛兰是个唱
戏的。
青衣巷是条很长的巷子，最少有一百多户人家，叶盛兰究竟住在哪一家
里？小秃子拍着胸膛，说是用不着两个辰，他就能打听出来。
这时天已快黑了。
楚留香找了家馆子，结结实实的大吃了一顿，就去找石绣云，他告诉自
己这是为了正事，而非为了私情。
他自己是否真心说的这句话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石绣云的家，是一栋很小的屋子，显然最近才粉刷一新，连那两扇木板
门也是新油漆的。
石绣云正在院子里赶鸡回笼。
她穿件粗布衣服，头发也没有梳好，赤着足穿着双木屐，正是“屐上足
如霜，不着鸦头袜”，虽然蓬头粗服，看来却别有一种风情。
楚留香在竹篱外，悄悄的欣赏了半天，才轻轻唤道：“石姑娘，石绣云。”
石绣云一惊，抬着，瞧见了他，脸忽然飞红了起来，话也不说，扭头就
走，飞也似的跑了回去。
跑回门口，才摆了摆手，好像是叫楚留香在外面等。
楚留香只有等。
等了半天，石绣云才出来，头已梳好了，衣服也换过了，又穿起了那双
水红色的绣鞋。
楚留香笑了，轻声道：“你这双鞋子好漂亮。”
石绣云脸突然又飞红了起来。咬着嘴唇，跺着脚道：“你要来，为什么
也不先说一声。”
石绣云道：“我本来想明天来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又非来不可。”
石绣云垂着头，弄着衣角，道：“为什么？”
楚留香道：“你二婶呢？”
石绣云偷偷看了他一眼，道：“她起得早，现在已睡了。”
楚留香道：“你能出来吗？”
石绣云道：“这么晚了，叫我出去干什么？”
她呼吸似乎已有些急促，但声音已有些发抖，楚留香只觉心里一阵荡漾，
忍不住自竹篱间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好烫。
石绣云急道：“快放手，被我二婶看到，小心她打断你的腿。”
楚留香笑嘻嘻道：“我不怕，她反正已经睡了。”
石绣云道：“你⋯⋯你⋯⋯你⋯⋯你不是好人，我偏不出去，看你怎么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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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留香道：“你不出来，我就不走。”
石绣云眼睛瞟着他，轻轻叹了口气，道：“你真是我命里的魔星，我⋯⋯”
突听屋子里有人唤道：“绣云，有人来吗，你在跟谁说话。”
石绣云紧张道：“没有人，只不过是条野狗。”
她又瞟了楚留香一眼，自己也忍不住噗嗤一笑，在他手的重重拧了一把，
恨恨道：“我一看到你，就知道要倒霉了。”
她一扭腰跑了出来，楚留香望着她飞扬的发丝，心里只觉甜丝丝的，就
仿佛又回到遥远的少年时，他和邻家的小女孩子偷偷约会晚上去湖畔捉鱼，
鱼儿虽始终没有捉到，却捉回了无数甜笑。
石绣云已走出了门，不肯过来。
楚留香忍不住过去抱住了她，轻轻咬了她一口。
石绣云娇嗔道：“你⋯⋯你干什么？”
楚留香笑道：“你刚刚不是说我是条野狗么，野狗本来就会咬人的。”
石绣云咬着嘴唇道：“你不但是条野狗，简直是条小疯狗。”
楚留香忽然“汪”的一声，张开了大嘴。
石绣云娇笑着转身逃了出去，楚留香就在后面追。
天上星光闪烁，天地间充满了温柔之意，田里的稻子已熟了，在晚风中
起伏着，仿佛海浪。
谁说生命是杯苦酒？
石绣云似已笑昨没有力气了，跑着跑着，忽然倒在谷仓旁的草堆上，不
停的喘息着，轻轻唤道：“救命呀！有疯狗要咬人了。”
楚留香“汪”的一声，扑了过去，抱住了她，笑道：“你叫吧！没有人
会来救你的，我要先咬掉你的鼻子，再咬掉你的耳朵，再咬破你的嘴⋯⋯”
石绣云嘤咛一声，想去推他，怎奈全身都已发软，那有半分力气，只有
将头埋入他怀里，求饶道：“饶了我吧？下次我再也不敢⋯⋯”
她这句话没有说完，因为她的嘴唇已被咬住。
在这一刹那间，她全身都崩溃了，只觉一个人已在往下沉落，坚实的大
地似已变成温柔的湖水。
她的人正在往湖心沉落⋯⋯
星光仿佛正在向他们眨着眼，晚风却似在轻轻的笑，连田里的稻子都低
下了头，不好意思再看了。
生命原来是如此美好。
也不知过了多久，楚留香忽然站了起来，柔声道：“时候已不早了，我
们走吧！”
石绣云软软的躺在草堆上，星眸如丝，道：“还要到哪里去？”
楚留香道：“我要带你去看样东西，你看到之后，一定会很惊奇的。”



第八章  成人之美

石绣云伏在楚留香背上，就好像在腾云驾雾一样，一重重屋脊，一棵棵
树木，迎面向她飞来，又自她脚底飞过去。
她第一次领略到这咱新奇的刺激，她觉得只要和楚留香在一起，随时随
地都可能有新奇的事发生。
这时他们已到了个很大的庭园中，他们悄悄穿过许多小竹林，来到个小
院，院中竹叶萧萧，屋里一灯如豆。
屋子里没有人，只有口棺材，烛台上的烛泪已干，仅剩下一灯莹莹，素
慢黄棺，更显得说不出的凄凉萧索。
神案上有个灵牌，上面写的名字是“施茵”。
石绣云颤声道：“这里难道是施家庄？”
楚留香道：“嗯。”
石绣云道：”你⋯⋯你带我这里来干什么，”
楚留香没有说话，却推开门，拉着她走了进去。
石绣云只觉得全身都在发冷，道：“你这人真奇怪，带我到这里来干什
么？”
楚留香笑了笑，他笑得很神秘，道：“带你来看看这位施姑娘。”
石绣云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嗄声道：“我不要看，我⋯⋯我们快走吧！”
楚留香非但不放她走，反而将她拉到棺材旁。
石绣云几乎忍不住要骇极大叫起来，但却已怕得连声音都发不出了，她
再也想不出楚留香为何要这样对她。
楚留香竟已将棺材掀开。
他全神贯注在棺材里，竟未发觉窗外有个人正屏住了呼吸，在偷偷的盯
住他，目中充满了怀恨之意。
楚留香忽然将手伸入了棺材，去摸死人的脸。
石绣云牙齿格格的打战，人已几乎倒了下去。
她这才发现楚留香真的疯了，疯得可怕。
楚留香似乎在死人脸上揭下了一层皮，忽然回头道：“你来看看，认不
认得她？”
石绣云拼命的摇头，道：“不⋯⋯不⋯⋯”
楚留香柔声道：“你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到这里来了。”
石绣云中有去看一眼。
这一眼看过，她也好像忽然疯了似的，张天嘴大叫起来。
棺材里的死人竟是她姐姐！
楚留香不等她呼声发出，已掩住了她的嘴，轻轻扶着她的背，等她的惊
慌平静下来，再柔声道：“轻声说话，莫要惊动别人，知道吗？”
石绣云点了点头，等楚留香的手放开，她目中已不禁流下泪来，颤声泣
道：“我姐姐的尸体怎会到这里来了？”
楚留香眼睛里发光，缓缓道：“只因为要有一个人的尸体来顶替施茵，
你姐姐又恰巧病在垂危，所以他就选上了你姐姐。”
石绣云道：“这⋯⋯这人难道是和我二叔串通好了的？”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财帛动人心，这也怪不了你二叔。”
石绣云张大了嘴，连气都几乎憋住了。她再也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种不可



思议的事。
过了半晌，她忍不住问道：“棺村里既然是我姐姐，那么施茵到哪里去
了？”
楚留香一字字道：“若是我猜的不错，你很快就可看到她了！”
等楚留香他们走出去，躲在窗外的人立刻也转身飞奔，星光照着她头上
的白发，这人赫然竟是梁妈。
难道她早已知道棺材的尸体并非她的茵儿？那么她又为何还要故作悲
伤？这和善的老妇人难道也有什么诡秘的图谋不成？
楚留香忙拉着石绣云向外跑，只望能快些离开这地方。
但就在这时，突然一人道：“大叔，你骗我，大人怎么能骗小孩子。”
这句话没说完，已有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
只见这人红红的脸，头上都已白发苍苍，身上穿着件大红绣花的童衣，
这不是那位薛宝宝是准？
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推开石绣云，悄悄道：“转角那边有道门，快走，
回家去等我。”
石绣云早已吓呆了，连跑都已跑不动。
薛宝宝根本没有留意到她，只是瞪着楚留香道：“你骗我，天上的星不
是两万八千四百三十七个。”
楚留香见到石绣云已走远，才笑了笑，道：“不是么？只怕我数错了。”
薛宝宝道：“大人不可以骗小孩子，你却骗了我，我我⋯⋯”
他的嘴一撇，忽然坐到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着倒出了楚留香意料之外，只有陪笑道：“我今天晚上替你数清楚，
明天再告诉你好不好？”
薛宝宝道：“不行，你今天晚上就要陪我数，除非你肯让我摸摸你鼻子，
否则我绝不放你走。”
楚留香怔了怔，道：“你为什么要摸我的鼻子？”
薛宝宝道：“因为你的鼻子很好玩。”
楚留香笑道：“我的鼻子很好玩？有什么好玩的？”
薛宝宝道：“你的鼻子若不好玩，你自己为什么老是去摸它？”
他跳着脚，撒赖道：“我也要摸你的鼻子，我也要摸⋯⋯快些给我摸⋯⋯
你要是不给我摸，我就要你赔星星。”
被人摸鼻子虽然不大愉快，但总比数星星好多了。
楚留香实在不愿和这白痴再纠缠下去，苦笑道：“我让你摸鼻子，你就
不再缠着我？”
薛宝宝立刻破涕为笑，道：“我只要摸一下，就让你走。”
楚留香叹了口气道：“好，你摸吧！”
薛宝宝雀跃三丈，缓缓伸出手，去摸楚留香的鼻子。
他脸上一直笑嘻嘻的，动作本来很慢，但突然间，如闪电般向楚留香洼
旁的“迎香穴”一捏——楚留香只觉身子一麻，人已被他举起来。
只听他格格笑道：“你弄坏了我的星星，我要砸扁你的头！”
他竟将楚留香的身子抡了起来，往假山上摔了过去。楚留香的头眼看就
要被砸得烯烂。
石绣云奔到角门时，已喘不过气来了。门虽然没有上锁，却是用铁栓拴
着的。



石绣云喘息，去拉铁栓，怎奈铁栓已被锁住，她越着急，就越拉不开，
越拉不开，就越着急。
她简直快急疯了，又不知楚留香会不会赶来。
就在这时，突听一人格格笑道：“你既已来了，就在这里住几天吧！何
必急着走呢？”
石绣云吓得魂都没有了，连头都不敢回，拔脚就跑。可是她才跑了两步，
就有只又瘦又干，鬼爪般的手伸了过来，一把扼住了她雪白的脖子。她连惊
呼都没发出，就晕了过去。
楚留香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全死在个“白痴”的手里。薛宝宝一松手，
他身子就向假山飞了过去，这时他虽已能动弹，但若想改变身形，却是无论
如何也来不及的了。
他只有用手捂着头，希望能勉强挡一挡，可是他自己也知道这一撞就算
能不死，至少也去了半条命。
那“疯子”仍然不会放过他的。只听“轰”的一声，宛如天崩地裂，石
头一片片飞了起来，他的头皮没有被撞破，假山反而被撞开了一个大洞。他
的头难道比石头还硬？
薛宝宝本来在拍手大笑着，忽然也怔住了，大叫道：“不得了，不得了，
这人的脑袋是铁做的。”
他一面大叫，一面已转身飞奔了出去，楚留香只觉得全身发疼，脑袋发
晕，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他仿佛听到假山里人有呼道：“这不是楚留香
么⋯⋯
声音又尖又响，一听就知道是花金弓。楚留香挣扎着，揉了揉眼睛，才
看清自己竟已跌在一张床上，床旁边有个人用手掩住胸膛，正是花金弓。另
外还有个男人已缩成一团，簌簌发抖。
这假山原来是空的，外面看来虽然很坚实，其实却薄得很，而且并不是
石头，只是用水泥砌成了假山的模样，上面再铺些青草。这原来就是花金弓
和男人幽会的地方。
楚留香忍不住笑了，他觉得自己运气实在不错。只见那男人已一溜烟逃
了出去。
楚留香也站了起来，抱拳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若再往石头
上撞时，一定先敲敲门。”
花金弓却一把拉住了他，似笑非笑的瞟着他，道：“你现在就想走，你
难道不是来找我的？”
楚留香实在不敢去瞧她笑容，更不敢去瞧她那赤裸裸的身子，他实在受
不了，眼睛也不知该往哪里瞧才好，只有苦笑道：“我虽然是来找你的⋯⋯”
话还未说完，花金弓早已扑了过来，吃吃笑道：“小兄弟，我早就知道
你迟早总忍不住会来找我的，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东西，看在你这双要人命
的眼睛份上，姐姐我就答应了你这一次吧！”
她身上汗淋淋的，又粘又湿，虽然到处都擦满香水和花粉，却还是掩不
住那一股狐狸臭。
楚留香生平第一次觉得鼻子不灵也有好处，赶紧伸手去推，一不小心，
却推在一团软绵绵的东西上。
花金弓格格笑道：“你这双手可真不老实⋯⋯”
楚留香连动都不敢动了，苦着脸道：“我本来虽是来找你，可是我现在



不想走也不行了。”
花金弓道：“为什么？”
楚留香道：“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是被薛宝宝抛进来的？现在他已经知道
我在这里，这地方又有了个大洞，苦是被别人瞧见，被施举人瞧见⋯⋯”
花金弓道：“我才不怕。”
楚留香道：“可是薛宝宝若又回来捣蛋呢？那岂非大煞风景，你总该知
道，他那种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花金弓这才松了手，恨恨道：“这疯子，白痴⋯⋯我饶他才怪。”
楚留香这才松了口气，却又问道：“他真是白痴？白痴真会有那么好的
功夫？”
花金弓道：“他从小就受哥哥的气，他哥总是骂他没出息，别人都说他
是练武练疯的，我看他简直是被气疯了。”
楚留香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道：“哥哥若是有名，做弟弟的人总是
吃亏些的。”
花金弓忽又拉住了他的手，楚留香吓得几乎连冷汗都冒出来了，幸好花
金弓并没有什么动作，只是用眼睛瞟着他，道：“你还来不来？”
楚留香轻咳了两声，道：“当然要来。”
花金弓道：“什么时候？”
楚留香道：“明⋯⋯明后天，我一定⋯⋯一定⋯⋯”
他忽然跳了起来，道：“又有人来了，我得赶紧走⋯⋯”
话未说完，他已钻了出去，逃得真快。幸好他走得快，否则麻烦又大了。
他一走，就瞧见几十个人飞跑了过来，有的拿灯笼，有的提刀，走在前
面的是个又高又大的胖老头，身上只穿着套短裤褂，手里也提着柄单刀，气
得一张脸都红了，怒冲冲的挥着刀道：“谁打死那采花贼，黄金百两，千万
莫让他逃走！”
楚留香虽被他当做采花贼，似也并不怪他。
因为这人的确很可怜，不但娶错了媳妇，也娶错了老婆，家里存下这样
两个女子，居然还未被气死已很不容易了。但他却怎会知道这里有个“采花
贼”呢，难道是那“白痴”去告诉他的？楚留香越来越觉得那“白痴”危险，
也越来越觉得他有意思了⋯⋯
松江府楚留香虽已来过许多次，但路还是不熟，白绕了个圈子，才总算
找到那条“青衣巷”。
只见小秃子正蹲在一根系马石旁啃烧饼，一双大眼睛在黑暗中滴溜乱
转，楚留香一眼就瞧见了他。
但他却等到楚留香已来到他身旁，才瞧见楚留香，他吓了一跳，连手里
的半个烧饼都吓飞了。
楚留香一伸手就将小秃子吓飞掉的烧饼接住，含笑还给了他，道：“今
天你一定连饭都没空吃，后天我一定好好请你大吃一顿，你想吃什么？”
小秃子望着他，满脸都是倾慕之色，道：“我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学会
大叔你一身本事，就心满意足了。”
楚留香拍了拍他肩头，笑道：“本事要学，饭也要吃，无论本事多大的
人，也都要吃饭。”
他目光一转，又问道：“你找着了没有？”
小秃子拍了拍胸膛，道：“当然找着了，就是前面那个挂着盏小灯笼的



门。”
他将烧饼吞下去后，话才说得清楚了些，接着又道：“这条弄子里只他
们一家是刚搬来的，而且只有小夫妻两个，连丫头都没有，太太好像是本地
人，男的说话却是北方口音。”
楚留香道：“他们在不在家？”
小秃子道：“听说这夫妻两人也是整天都关在家里的，连菜都不出去买，
更不和别人打交道，可是刚才却有人在找他们。”
楚留香道：“哦？是什么样的人？”
小秃子道：“是个老太婆，连头发都白了，但精神很好，只不过看来很
慌张，一路不停的向后面望，她是生怕后面有鬼似的。”
楚留香眼睛亮了，“老太婆⋯⋯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小秃子道：“她来的时候我正在开始吃烧饼，到现在八个烧饼还没有吃
完。”
他抹了抹嘴，自言自语地道：“我吃起烧饼来就好像吃蚕豆一样，快得
很。”
楚留香道：“她还在里面？”
小秃子道：“还没有出来。”
他这句话刚说完，楚留香已飞身掠入了那间屋子。
小秃子吐了吐舌头，喃喃道：“我若非早就看清了他是个人，只怕真要
以为他是只鸟⋯⋯”
这是间很普通的屋子，小小的院子里种着两株桂树，秋已深了，桂花开
得正盛，散发着一阵阵清香。
屋子里还亮着灯光，门窗是关着的。
窗上有个女人的影子，梳着很老派的发髻，正坐在桌旁，低着头，像是
在写字，又像是在绣花。
到了这时，楚留香也顾不得是否无礼了，用力推开了门，屋里的人原来
正在吃稀饭，一惊之下，碗也跌碎了，这人青衣布裙，白发苍苍，竟是梁妈。
楚留香笑了，道：“果然是你？”
梁妈拍着心口，喘着气道：“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强盗哩，想不到原
来是公子，公子你今天怎么会有空到这里来？”
楚留香道：“我正要问你，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他眼睛一扫，就瞧见桌上是三副碗筷。
梁妈陪笑道：“我本来是没空的，可是有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们，就忍不
住想来看看。”
楚留香目光灼灼，盯着她道：“他们是？”
梁妈道：“我女儿，还有我女婿⋯⋯”
楚留香冷笑道：“真的，我也想见见他们？”
梁妈居然没有拒绝，立刻就喊道：“大牛，小珠，快出来，有客人来了。”
屋子里果然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出来，两人都是满脸的不高兴，嘴里还
在喃喃的叽咕着：“三更半夜的，连觉都不让人睡吗？”
楚留香怔住了。这两人虽然年纪都很轻，但女的又高又胖，就像是条牛，
男的也是憨头憨脑，哪里像是个唱花旦的，倒像是个唱黑头的。
梁妈笑道：“这位公子想见见你们，只怕是知道你们家穷，想来救济你
们的，还不赶快过来磕头。”


